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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博物馆镇

馆之宝东汉铜车马是

我的老朋友了， 每次

看见它， 我都会回想

起五十年前初次与它

见面的激动时刻以及

此后半年艰难修复的

难忘经历。

1973 年年底，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兵分三路

对省内几个文物考古的空白地进行考古调查，我和

同事张以容的任务区是黔西南州。张以容，北京人，

和我同岁，我大月份。他 1964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

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博物馆。

我是话剧演员改行从事考古的，所以许多场合

都是由我充当他的“翻译” ，他则是我考古的入门

老师之一。

前往兴义的途中，客车行至兴义境内一段下坡

路，我突然发现左窗外一片小松树林里有一个大土

堆，赶紧叫张以容“快看” ，当时他正展开一张兴义

县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研究。我们询问车上的乘

客，刚才经过的地方叫什么，有乘客说叫检槽沟，属

于兴义县顶效区万屯公社。

临近 1974年元旦， 我们带着介绍信先到万屯

公社进行口头调查，同时又寻访了一些老人，没有

收获。我俩决定再沿着顶效至兴仁方向的公路往前

追寻。 行至离万屯公社约 3 公里的一段平直公路

时，两旁一片稀疏的松林，几棵松树间躺着一个直

径约 10米的圆土堆，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

这时已是正午，黔西南的暖风将连日的疲乏一

扫而光。 还没等我进一步观察，小张又发现了第二

个、第三个土堆……没说的，这里是一个古墓群。

我们在几个无遮无掩的古墓之间转来转去，把

棉衣、绒衣、挎包在这个墓上丢一件，那个墓上摆一

堆，像是在“抛物占地” 。 随后和路过的老乡交谈，

才知道当地称这些土堆为“团堡” ，纯属因其形而

呼之。 在老乡的指引下，我们又看到了一处残墓的

遗迹，还得知这个墓曾出土过一些文物，通过对文

物的描述，我们基本能确定这是一批汉墓。 就在这

批古墓群的尽头，检槽沟对面的松树林里，我们找

到了客车上从我视野中一闪而过的那座古墓，这座

墓在此后的发掘中被编为 8 号墓， 出土了造型、尺

寸和结构复杂程度都属国内第一的东汉铜车马。

1975 年 10 月， 省博物馆考古组前往此处开

展田野调查， 将这里的汉古墓定名为兴义万屯汉

墓。

万屯汉墓群的具体位置位于顶效至兴仁间公

路两侧的兴义境内。当时，我负责清理的一座残石

室墓已见底，除出土了一枚人的牙齿外，其他一无

所获。 接下来的日子，工地上每天都是车水马龙，

公路上停放的大车、小车、拖拉机绵延一两公里，

有专程从邻近县区来的， 有行车路过停下来看热

闹的。由于围观的人太多，为了保证人和文物的安

全，我们只得请万屯公社安排民兵维持秩序，还在

距离各个墓口一米外的位置插上木桩拉上绳子。

8 号墓由熊水富老师负责，这是一座砖室墓，

墓顶早年已坍塌，是一座东汉早期砖室凸字形墓，

西北至东南向， 分前后两室， 底长 5.68 米、宽

2.06 米；墓道为长方形，长 1.78 米、宽 1.62 米，

封土堆面积近 50平方米。 虽然墓葬规格偏小，但

是出土的文物却不少，有铜车马、提梁壶、聚宝盆

（水塘稻田模型）、铜顶针、七乳铜镜、铜釜、铜斗、

摇钱树、环柄铁刀、五铢钱、三足铜盉、铜洗、耳杯、

陶罐等明器共 35件（套）。 其中的铜车马堪称是

具有极高价值的稀世珍品， 它不仅是迄今为止国

内汉墓出土车马最精美完整的一件， 更在很大程

度上弥补了贵州在夜郎文化研究中文献不足的短

板。

然而，这件埋在地下 2000 多年的铜车马重见

天日的那一刻，已被墓砖和泥土压垮，车厢部分呈

一堆泥饼状，马倒卧在车辕下，两根车辕被墓砖砸

中。 马额到马鼻之间，残留一条形残损鎏金物，猜

测可能是被挤压变形的“当卢” 。当卢是马头常见

饰件，通常位于马的额头，多呈条叶形。 横架在马

脖子上的那根呈圆柱形的横木叫车衡， 车衡两端

略靠中部位置有一对突出的半环， 其中右侧环已

经损坏。

铜车马的车厢虽然部分被墓砖和淤泥压成了

泥饼，只看得见部分车棚花纹，而车棚是用 0.1 毫

米厚的铜箔制作，历经 2000 年的自然锈蚀，现场

根本无法提取， 只好采取连泥土一起整体搬迁的

办法，运回博物馆在室内进行处理。

20 世纪 70 年代， 贵州省博物馆还没有专业

的修复人员， 面对那一堆严重锈蚀变形的车厢泥

饼，考古队和馆领导多次开会研究，决定根据压塌

变形车棚的形状， 先请美工协助考古队复制一套

图片资料。 在根据想象绘制的复原图进行复制的

同时，考古队多次与周边省级博物馆联系，请他们

的专业修复人员支持， 但他们听了具体情况介绍

后都表示无能为力， 于是这堆宝贝泥饼像一块烫

手的山芋，谁也不敢触碰。

我从小动手能力强， 家里的自行车和日常用

具坏了都是我修修补补，单位同事的钟表、钢笔、

电筒、打火机这些小物件出了问题也找我，往往都

能手到病除。铜车马这么珍贵的一件文物，如果不

能修复，不能与观众见面，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

除了遗憾，更多的还是心痛。于是我决定毛遂自荐

修复这件文物，当时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死马当

成活马医” 。 对于我的勇气，考古队和馆领导给予

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面对祖先留下的这件宝贝，我丝毫不敢大意，

在解剖清理车篷泥堆的过程中， 不敢放过任何一

点细节。 为准确搞清楚整个车厢的结构、尺寸、纹

饰，我在地上铺了一整张画了方格的白纸，标上坐

标， 凡是能剥取下来的残片就放到纸上相应的位

置，同时记录所剥取部分的尺寸、与相邻部位的关

系、连接方法等，经过大约二十来天的工作，总算

把车棚所有相关的资料信息都掌握了， 篷下的车

厢底垫虽然几乎锈蚀殆尽， 但是有关的资料和数

据也都完全掌握了，车架因为是青铜铸件，锈蚀不

算严重，保存完整。

在修复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这里就

单讲车棚的修复过程。车棚因为原件材质太薄，锈

蚀严重，虽然结构、花纹、尺寸全都记录下来了，但

原车棚和底垫大多锈蚀成粉状与泥土混为一体，

只取得很少一些残片，无法拼接，必须复制一个车

棚，再将所剩残片贴在复制的车篷的相应部位。可

是车篷的花纹密集，纹饰变化复杂，而且是在 0.1

毫米厚的铜箔上压出来的， 就是压花的这道工序

都让我颇费周折，记不清查了多少资料，经过了多

少个不眠之夜的冥思苦想， 自制了多少压花的工

具，车篷才最终按照原件花纹的深浅、宽窄、大小、

风格复制出来了。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这件 2000 多年前的珍贵

文物铜车马终于“复活” 了，它全长 112 厘米，马

由首、尾、颈、足、躯、耳等共计 11 个部件，除双耳

外，其余 9 段均用砂模空心浇铸，铜壳菲薄，铸技

高超，马的神态逼真，昂首翘尾，鬃毛平整，竖耳咧

嘴作嘶鸣状，十分矫健。卷曲成 U形覆瓦状的车棚

厚度仅 0.1 毫米，轻薄如纸。 整辆车又由大约 300

个零部件组成， 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汉墓中的

车马里最精美完整的一个。业界评价，这次修复虽

然受到当时修复材料、技术、观念以及资源的诸多

限制，但总体来说，修复过程尊重原物的工艺制造

信息，成功且忠实地呈现了铜车马的风貌。

但这次修复主要按照传统方式进行， 以修为

主，对于一些青铜器被腐蚀的问题未能达到“根

治” 的效果，而且，由于之前的修复材料老化等问

题，文物的保存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 2013年，为

了让铜车马得到更有效地保护和呈现， 贵州省博

物馆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再次对铜车马进行

了修复， 在对该文物现有资料进行全面收集的基

础上，制定了各种科学检测和修复计划，更好地恢

复和展现了铜车马的风貌。

据《贵阳文史》

（作者唐文元，系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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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上疑似“当卢”的位置

马上的栓钉清晰可见


